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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蒙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共同符

號，這一概念的提出，表彰著蒙古民族的主體性，因為「內蒙古」一

詞是他稱，是基於中國的地理距離觀點。相對於西藏和維吾爾民族自

由運動，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相對比較薄弱，但南

蒙古的民族問題在國際社會上，也往往作為中國民族問題的個案而與

西藏和維吾爾問題受到相提並論，更因為同為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壓

迫的人民，南蒙古運動在台灣民間能夠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力量，台灣

的自由言論環境，也就成為南蒙古運動向全球華人社會爭取認識和理

解的最佳發聲平台。本文是作者基於多年與南蒙古自由運動工作者接

觸與交往所累積的感情，對於南蒙古自由運動的發展和主張的觀察和

紀錄。這樣的主題，在中文世界，恐怕也只有台灣可以自由地研究和

忠實地呈現。 

關鍵詞：內蒙古、南蒙古、民族自決、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同化  

  

 

*  本文曾以「南蒙古自由運動及其主張」為題，宣讀於臺灣國際研究學會於 2020 年 10

月 17 日假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 903 會議室主辦之《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

學術研討會，感謝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陳俐甫主任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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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蒙古橫亙於中國北方，夾處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大國之間，在大國的戰

略緩衝布局下，蒙古以戈壁沙漠為界，民國以後，外蒙古以及更北的布里

亞特蒙古都在俄國控制之下，內蒙古則最終以自治的名義留在中國，但不

幸地，在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菁英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的全面整肅，這也就使得內蒙古最終無力阻擋漢人的

大量移民，以及隨之而來內蒙古農業化帶來的生態與文化環境的破壞、蒙

古人漢化和文化滅絕的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在文革

之後躍出歷史舞台，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受到打壓後，向海外擴散，

爭取國際視聽，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展開合作，更與台灣社會建立聯繫。

本文擬全面檢視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源起和發展，並對其政治主張進行

整理和分析。 

貳、內蒙古自治受文革重創 

1966 年 5 月，中共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通過《五一六通

知》，正式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6 月 1 日，華北局對內蒙古自治

區主席烏蘭夫展開批鬥，7 月做成結論，指控烏蘭夫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最

終目的是要建立大蒙古共和國。8 月，烏蘭夫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華北局

第二書記職務遭撤銷，從此軟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內蒙古。漢人解學恭出

任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雖未到任，卻引進 300 多名漢人進入內蒙古各級

黨政機構（楊海英，2018：217-35；啟之，2010：111-20）。 

中共中央於 1967 年 1 月公開《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烏蘭夫錯誤的報

告》，2 月，呼和浩特爆發二月逆流，內蒙古軍區與學生紅衛兵衝突，局勢混

亂。5 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調任內蒙古軍區代理司令員穩定局面，6

月，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滕海清出任組長，9 月，內蒙

古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烏蘭巴干主持成立內蒙古揪叛國集團聯絡站，

根據公安部長謝富治提供的材料，編造所謂「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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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假案，指「新內人黨」於 1963 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主張泛蒙古論，目的

內外蒙合併。11 月 1 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

烏蘭夫被免去自治區主席職務。9 日，滕海清下令展開「挖烏蘭夫黑線，肅

烏蘭夫流毒」運動（啟之，2010：140-291；圖們、祝東力，1995）。7 月內

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再進一步針對 1945 年 10 月重建而曾經主張內外蒙合併

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進行挖肅（楊海英，2018：260-62）；之後在為時

一年半的時間內，內蒙古挖肅「新內人黨」的迫害行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

越大，從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內蒙古全境。 

1969 年 4 月，毛澤東意識到挖肅清隊有擴大化的問題，乃利用中共第

九次黨代表大會對內蒙古革委會滕海清等進行檢討，此舉使內蒙古形勢逆

轉，批滕派蒙古人於 5 月逮捕烏蘭巴干，烏蘭巴干遂倒戈攻擊滕海清，挖

肅運動告一段落。這是內蒙古文革的主體階段，鬥爭的對象是蒙古地方民

族主義，而以消滅烏蘭夫的鄉黨集團和東蒙古內人黨殘餘勢力的社會清洗

為目標（啟之，2010：22）。 

6 月至 7 月，內蒙古革委會與滕海清遭到內蒙古人民反撲批鬥，內蒙古

陷入文革第二階段的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平定動亂的做法，就是強勢接

管內蒙古的民族自治政權，對內蒙古展開全面的殖民。12 月，北京軍區司

令員鄭維山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設立前進指揮所，全面軍事接管內蒙古，全

區黨政軍部門只有革委會副主任吳濤一人為蒙古人。內蒙古民族自治完全

崩潰。1971 年 5 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

任兼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恢復各級黨委建制和組織，軍管結束（啟之，

2010：382-452、456）。 

1976 年 9 月 19 日毛澤東去世，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奪權政爭，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人發兵逮捕政敵中共中央副主

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姚文元與江青四人幫，文革告終，讓內蒙古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

整人比賽偃旗息鼓。1978 年 4 月，尤太忠以黨委第一書記身分向繼任中共

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交《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新內人黨」的問

題的意見的報告》，認定「新內人黨」根本不存在，並將責任歸咎於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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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叛變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林彪、四人幫以及以滕海清

為首的內蒙古革委會黨委核心小組（啟之，2010：452-79）。1979 年 11 月，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再向中共中央提交《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嚴重罪行和

處理意見的報告》，承認有 34 萬 6 千餘人被關押，16,222 人被迫害致死，

87,188 人致殘。人口不到 2 千的鄂倫春族幾乎全族被打成反黨叛國集團（啟

之，2010：495）；而根據後續的追蹤統計，被迫害致死者達 2.79 萬人，12

萬多人致殘（郝維民，1991：313）。1979 年 7 月 1 日，內蒙古收回劃出鄰

近五省區的舊有行政版圖（啟之，2010：533；郝維民，1991：370），一切

恢復舊觀，惟人事已非。 

1980 年寒假前，由內蒙古大學學生會民族工作部部長歷史系學生特木

其勒圖（滕吉勒吐、席海明）組織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學院、內蒙古

蒙文專科學校、內蒙古蒙醫學院數千名學生發起民族簽名運動，要求究辦

滕海清等人（席海明，2021：211；啟之，2010：533）。 

1981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字號「中發〔1981〕28 號」文件

頒布《中央書記處討論內蒙古自治區工作紀要》，當中引起內蒙古民族關係

敏感神經的，就是放寬漢人流民移墾內蒙古，對外省區人口流入內蒙古，

不要堵，要妥善安置，既要照顧主體 200 萬蒙族，又要照顧 1,600 萬漢族，

即「雙爲主」和「雙照顧」（巴彥泰，1999：197），而且還打算進一步接納

安置四川移民 100 萬人。其他的爭議，還包括蒙漢分治，在招工和考學方

面，「雙為主，雙照顧」，即蒙漢並重，承認盲流成為既成事實，蒙古人的

優惠待遇形同取消，再者，在地方治理上，「在少數民族多的地方以少數民

族幹部為主，在漢族多的地方以漢族幹部為主」，在漢人已達 1,600 萬，是

150 至 200 萬蒙古人十倍而佔絕對人口優勢，並且集中定居建立村鎮的情形

下，形同接受漢人蠶食割據殖民內蒙古（楊海英，2014：309-10）。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長烏蘭夫看出事情不妙，委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民族委員會秘書長雲北峰回呼和浩特設法抵制（楊海英，2014：310；啟

之，2010：535；巴彥泰，1999：197）。8 月 22 日，內蒙古師範大學呼慶特

古斯、內蒙古大學的特木其勒圖和內蒙古醫學院巴特爾等學生領袖走上呼

和浩特街頭進行抗議示威，要求中共當局撤回《28 號文件》，11 月 13 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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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三天後絕食，呼和浩特七千名蒙古學生和牧民當日上街聲援，並有代表

赴京上訪，19 日罷委會宣佈復課。學運落幕，《28 號文件》紋風不動，抗

爭以失敗告終（啟之，2010：533-64；巴彥泰，1999：204；特木其勒圖，

2010）。 

參、南蒙古自由運動的出現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雖然失敗，以內蒙古大學蒙古族學生領袖特木

其勒圖、哈達（呼格吉勒圖）、呼慶特古斯、王滿來等罷課學生骨幹為中心，

有學生地下組織南蒙古民族解放陣線的成立，決定從最初自發的學生運

動，進行組織性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殖民統治、爭取內蒙古自由與解放的

行動（席海明，2021：211）。這是「南蒙古」一詞首度躍上歷史舞台，當

時雖然只是一群大學生微弱的歷史跫音，日後卻隨著他們的成長和在政治

領域的奮鬥，成為內蒙古新的政治符號。「南蒙古」象徵對於以中國中心主

義而生的內外蒙古概念的揚棄，而以蒙古人自身的民族生活空間地理區位

來重新界定曾被稱為漠南蒙古的內蒙古，充分彰顯了以蒙古人自身為主體

的世界觀。 

在學運期間，南蒙古民族解放陣線學生便已經在探討在內蒙古成立一

個蒙古人政黨的可能性，而浮現他們腦海中的，便是文革期間受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挖肅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7 年 8 月在共產國際支持下，內蒙

古國民革命黨在蒙古國改組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遼寧省建平縣縣志編

纂委員會，1999：941）。但一個月後，即因分裂出內蒙古國民黨而瓦解。（武

曉霞，2008；啟之，2010：37-40）1945 年 8 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重建，

一度尋求內蒙古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 年 4 月領導東蒙古人民自治政

府加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則併入中國共產黨（啟

之，2010：42-43；楊海英，2017：167-68；2014：155；李國芳，2013）。

那正是蒙古人追求民族自決乃至於獨立建國和內外蒙合併的政治象徵，只

是這些受到大學高等教育培養的蒙古青年對於共產主義已有所懷疑，所以

他們把黨名改為內蒙古人民黨，但簡稱仍然叫做「內人黨」或「新內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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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關於內蒙古人民黨的發展，幾位發起人就東蒙古還是西蒙古要先實

現獨立發生分歧，最終無法達成共識而未成立（劉學銚，2017：162；內蒙

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但他們仍在 1987 年組織了內蒙古人權保衛

同盟，主席為特木其勒圖。（曾建元，2015）1983 年 1 月，另有內蒙古林業

勘查設計院人員布和，以「固執」署名，撰文主張要把東三省、內蒙古、

蘇聯的亞洲部份的民族統一為一個民族─蒙聯華族，蘇聯部份為蒙族區，

中國部份為蒙華區，蒙古國為蒙古區（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89 年 2 至 3 月，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大昭寺升起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

進行示威，區黨委第一書記胡錦濤調遣軍隊戒嚴鎮壓，是為拉薩事件，（唐

達獻，2008）4 月 15 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過世，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的

學生運動在北京爆發，隨即擴散至全國各地。是為天安門學生運動（李若

冰，2019）。內蒙古受到西藏與北京騷動影響，也出現抗爭行動。呼和浩特

有傳單呼籲「漢人滾出內蒙古」，指控內蒙古是僞自治區、漢人殖民地。錫

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有題爲〈燈塔〉的傳單，稱「內蒙古不是蒙古人作

主掌握的自治區，而是漢人作主掌權的殖民地」，並鼓動蒙古人為自由抗

爭。在蒙專有〈呈人代會二十條要求〉，主張各旗人大常委會主任和委員中，

蒙古人應占 80%，旗以上領導幹部中，蒙古人應占 85%以上，並要求將內

蒙古自治區改爲「內蒙古蒙古族自治區」（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哈

達則於 1989 年 5 月，和同學特格喜等人在呼和浩特成立蒙古文化救助會（中

國政治犯關注，2014）。1989 年與 1990 年之交，呼慶特古斯和王滿來等人

則在伊克昭盟發起成立鄂爾多斯民族文化協會並發布《蒙古文化過去、現

在和未來》綱領（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89 年 6 月中國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但蘇聯和東歐各社會

主義國家則發生骨牌式的民族解放與民主革命，第三波的全球民主化風

潮，也對蒙古民族產生鼓舞的作用，再次，10 月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

措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象徵西藏問題終於得到國際重視，南蒙古民族解放

陣線為此召開特別會議，認為南蒙古問題應當國際化，決定由特木其勒圖

領導海外工作委員會，推動海外工作，而其方式，則是橫越戈壁沙漠，偷

渡至蒙古人民共和國再轉赴西方國家（席海明，2021：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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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 月 12 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爆發民主革命，2 月 12 日由大呼

拉爾通過《蒙古國憲法》，改國號為蒙古國，實施憲政民主與多黨制，9 月

由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彭薩勒瑪．奧其爾巴特當選首任總統，首任總

理為達希．邊巴蘇倫。泛蒙古主義因蒙古國的民主化而重新復甦，出現了

主張布里亞特、內外蒙古統一的聲音，1990 年 2 月 18 日，蒙古民主黨人蘇

索巴林在該黨成立大會上首次提出三蒙統一主張，其初步構想是：以蒙古

現有版圖為中心，將俄羅斯境內的布里亞特、圖瓦、喀爾瑪克等三個自治

共和國，加上中國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爾塔拉蒙古

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併成立「大蒙古國」。其行動綱領的近期規

劃是，先進行宗教、文字統一的工作，長期規劃則是依靠美國等西方勢力，

實現三蒙統一（毛鑄倫，1996）；不久，乃有楚．阿木古朗主持之三蒙統一

委員會在蒙古國成立（劉學銚，2017：190）。 

1990 年 10 月，一名為「正義」的組織主張團結蒙古人和漢人，驅逐中

國人民解放軍，在內蒙古建國；1991 年 2 月，伊克昭盟民族文化協會遭破

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指其「組織聚會、報告會，散發反動材料，內外

串聯，秘密發展組織，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煽動民

族分裂，鼓吹三蒙統一」；1991 年，巴彥淖爾盟阿拉騰寶力格與寶音陶克陶

發起成立民族現代化協會，在其綱領《近期蒙古民族的任務》中，主張分

三步實現蒙古民族的統一，4 月遭破獲，被指控具體行動與主張與伊克昭盟

民族文化協會相同；同月，錫林郭勒盟財校孟克巴圖出版刊物《蒙古自由

論壇》，將社會主義制度的蒙漢關係說成是主人與狗的關係，指控移邊的漢

人摧殘蒙古文化，建立了大漢族統治；7 月，內蒙古大學教師烏蘭少布以內

蒙古人權同盟名義撰寫的材料在交由英國間諜送出國外時遭到查獲（內蒙

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92 年 5 月 23 日，三蒙統一委員會、成吉思汗宮殿同盟會、蒙古青年

聯合會、布里亞特聯盟、公太吉德穆楚克棟魯普協會等組織在烏蘭巴托蒙

古國家圖書館集會，會議以三蒙統一爲宗旨，號召世界有蒙古血統的人要

爲蒙古族的振興和統一而奮鬥。會議認為，三蒙統一要改變活動方式，現

階段應主要以宣揚成吉思汗精神爲主，先從思想和文化上把蒙古人統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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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然後內蒙古、布里亞特獨立，最後達到統一的目的。三蒙統一委員會

遂改名為世界蒙古族爭取統一行動（劉學銚，2017：190）。三蒙統一委員

會呼籲蒙古國效仿以色列給與猶太人特殊地位的法律，也立法給予世界蒙

古人以蒙古國民待遇（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蒙古文化救助會在 1992 年 5 月改名南蒙古民主聯盟，由哈達擔任主

席。南蒙古民主聯盟宗旨為「反對漢族殖民統治，爭取南蒙自決、自由、

民主」，保護蒙古人的文化遺產和民族傳統，推動蒙古人的公民權利，出版

有雜誌《南蒙之聲》（劉學銚，2017：176）。 

就在此時，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總會則由自由南蒙運動、南蒙人權生

態保衛同盟、內蒙古青年中心、內蒙民聯、南蒙文化宗教復興會、獨貴龍

運動等六個組織在烏蘭巴托成立，負責協調各方組織活動中相互配合事

宜，目標為追求內蒙古獨立，主要策劃者為蒙古國人楚．阿木古朗、根登

達爾瑪和內蒙古青年中心主任達．牧仁。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總會標舉四

大立場：一、作為南蒙各反對派協同合作機構，願與一切中共持不同政見

的組織和人員聯絡合作，爭取在近期內實現內蒙問題公開化、國際化的目

標；二、號召南蒙古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或抵制中共在內蒙古推行的壓

迫、同化政策；三、支持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和中國民運等組織的正義鬥

爭；四、呼籲中共立即停止在內蒙古推行大漢族主義紅色恐怖政策，釋放

在押的持不同政見人士。1992 年，蒙古政府要求滯留在蒙古的外國人限期

離境，而該一政策時主要針對內蒙古的政治組織。在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

總會的奔走下，蒙古政府不得不取消這一政策（劉學銚，2017：186-88）。 

1991 年初，蒙古國總理邊巴蘇倫和大呼拉爾委員達什尼瑪等人提出那

日麥蒙古（大蒙古國）構想，邊巴蘇倫為布里亞特裔蒙古人，可以想像他

的泛蒙古主義傾向。1993 年 5 月，那日麥蒙古組織在布里亞特首都烏蘭烏

德（Ulan-Ude）成立（劉學銚，2017：196）。9 月，已卸任總理的邊巴蘇倫

在烏蘭巴托召開世界蒙古人大會，內蒙古有七人私自赴蒙參加大會，有二

人獲選爲二十九人組成的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委員，邊巴蘇倫當選主席，副

主席有布里亞特部長會議副主席那．滿都耶夫、喀爾瑪克作家達諾．柯柯

提諾夫和台灣作家席慕蓉（穆倫．席連勃）。邊巴蘇倫私下表示：「天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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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蒙古人要聯合，要有步驟地實現最終目標─三

蒙統一。爲實現最終目標，首先在語言、文化和思想上統一。」他對在中

國成立內蒙古分部講了四條任務：「一是聯絡內蒙古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把

他們聚集在世界蒙古人聯合會的旗幟下；二是負責同台灣蒙藏委員會的聯

繫；三是負責同達賴喇嘛的聯繫；四是負責同世界蒙古人聯合會擬設聯合

國的辦事處聯繫。」逃出中國而在德國獲得政治庇護的內蒙古人權保衛同

盟主席特木其勒圖，則在世界蒙古人大會上散發了〈我們抗議中國對內蒙

古人民的壓迫〉聲明，控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蒙古進行種族滅絕的政策。

當年 12 月，邊巴蘇倫訪問台灣。 

1994 年 4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烏蘭巴托，李鵬提

出「中蒙關係五個基本點」，雙方簽署了『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約』，宣佈

關係正常化，互相表示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1995 年，邊巴蘇倫聲稱

世界蒙古人聯合會要以追求蒙古人的獨立和統一為宗旨，1995 年 6 月，邊巴

蘇倫為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大蒙古分會撰寫〈在蒙古國的旗幟下，在大蒙古

的搖籃中，蒙古民族政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國迎風飄盪〉傳單，文字有「內

蒙古青年同胞要為實現民族獨立，建立自由、民主、高度自治的國家而奮

鬥」（劉學銚，2017：183-84）。 

1995 年冬，南蒙古民主聯盟組織了以蒙古族為主的呼和浩特大專院校

教師和學生罷課和遊行，要求實現憲法規定權利，制定一部真正體現內蒙

古自治的基本法，12 月 10 日，哈達被內蒙古警方傳喚帶走，南蒙古民主聯

盟被迫瓦解，1996 年 3 月 9 日哈達被正式逮捕；1996 年 11 月 11 日，被呼

和浩特中級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和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剝奪政治權利

4 年（中國政治犯關注，2014）。哈達在內蒙古領導南蒙古民主聯盟，顯然

也受到蒙古國泛蒙古主義復興和境外南蒙古復興運動的影響，他的長期受

到監禁受難，使他成為南蒙古自由運動的精神領袖。 

肆、內蒙古人民黨海外正式成立 

在國內飽受政治監控而有志難伸的前內蒙古學運領袖特木其勒圖與呼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2021/秋季號） 150 

慶特古斯等人於 1991 年被捕，特木其勒圖與呼慶特古斯出獄後乃策畫共同

越過戈壁沙漠，投奔新興的民主國家蒙古國，惜呼慶特古斯行動失敗，特

木其勒圖則成功進入蒙古國，但被控以非法入境而下獄，幸而早先已經派

人赴蒙古部署，而為蒙古國總統彭薩勒瑪．奧其爾巴特特赦，最後於 1993

年獲得德國政治庇護（席海明，2021：213）。 

1993 年 4 月，特木其勒圖從德國開始了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動。他以內

蒙古維護人權同盟主席身份向德國國會議員人權慈善委員會副主席福克爾

諾曼（Foukernorman）表達，請求西方國家協助內蒙古維護人權同盟呼慶

特古斯、王滿來等七位政治犯重獲自由。11 月，以特木其勒圖爲主席的內

蒙古民族解放陣線，和西藏流亡政府、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協會在德國慕尼

黑召開三方人民聯合委員會第四屆大會，特木其勒圖被推舉為三方人民聯

合委員會共同主席。會後大會發表《慕尼黑宣言》，呼籲國際社會支持西藏、

新疆、內蒙古獨立。 

特木其勒圖在歐洲積極奔走各國，尋求支持內蒙古人權事業，救援政

治犯，使內蒙古問題進入國際視野，1996 年 1 月，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在美

國召開 1998 年世界蒙古人大會的第二次預備會議，決定將內蒙古民主運動

狀況納入會議主題，同時在美國籌備成立支持內蒙古民主運動的基金會，

選定象徵內蒙古獨立的旗幟。2 月，旅外蒙古人和美國人在美國印第安那州

成立了 21 世紀南蒙古獨立事業宣導者集團，簡稱 33 人集團，特木其勒圖

被選為 33 人集團中央委員會委員。該年，蒙古民主聯盟上台執政，6 月，

世界蒙古人聯合會發表《內蒙古最後的選擇》內蒙古獨立行動綱領，認爲

爭取內蒙古獨立的時機已成熟，主張加強與台灣、流亡西藏、東土耳其斯

坦的聯繫和合作，擴大對內蒙古的民族和宗教影響，宣傳內蒙古獨立政治

主張，並在中國內地建立秘密機構。1996 年 12 月，另一個由邊巴蘇倫主導

的組織那麥日蒙古改名蒙古民族統一運動，並 1997 年年底通過《蒙古民族

統一運動倡議書》（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在蒙古民族統一運動和南蒙古自由運動於海內外形成氣候之時，1997

年 3 月 20 日，特木其勒圖與巴赫、烏雲畢力格、孟克．阿拉坦巴圖等以南

蒙古自由運動名義發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召開會議商討內蒙古人權與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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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來自美國、德國、蒙古國和中國各國蒙古人 50 餘人與會，巴赫則

會議中散發所寫〈文革「內人黨」事件窺探〉、〈解決中國大陸蒙古問題的

九點設想〉、〈未來中國聯邦制格局與蒙古問題〉等文。在 33 人集團的支持

下，內蒙古人民黨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黨章程》表明該黨的近期目標，

是要在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實現與中國的邦聯式的聯邦，結束中

國共產黨在內蒙古的殖民統治，最終目標則是實現內蒙古的獨立，而捍衛

和改善內蒙古的人權狀況則為該黨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並重視與加強和

西藏、東突厥斯坦、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合作。特木其勒圖被推選為黨主

席，巴赫為副主席，烏雲畢力格任秘書長。 

內蒙古人民黨總部設在美國紐約，並在當地註冊設立南蒙古人權信息

中心，該黨隨後在德國、蒙古國、俄羅斯布里亞特、英國等地設立分部，

同時在國內發展組織。該黨於成立大會後發佈了《告內蒙古人民同胞書》，

內容指蒙古在歷史上是一個完整的獨立國家，有土地、人民、政治組織、

民族意識。抗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從 1947 年起推行的大漢族主

義民族壓迫政策，鎮壓一切反抗者，並極力地改變蒙古人原有的文化傳統

和風俗習慣。蒙古人被武力征服了，但蒙古人沒有屈服，蒙古人應為蒙古

人的自由而奮鬥，蒙古人的前途命運必須由蒙古人來掌握決定。特木其勒

圖說：「台灣目前面臨的是統獨問題，而南蒙古現存的則是生存問題」，他

說：中共把德國的核廢料運至南蒙古存放，讓許多南蒙古人因喝到核污染

水源罹患血癌而死亡，又從南蒙古開採珍貴的稀土與煤礦等破壞生態環

境，使南蒙古草原變成沙漠，再讓漢民族大量移民，使南蒙古民族文化快

要滅絕，加上高壓統治使許多人絕望而沉默：「一個是生態問題，環境無法

修復、毀滅了，…中國共產黨在南蒙古搞的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劉學銚，

2017：166-174；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同年 8 月，在特木其

勒圖等人的策動下，歐洲議會通過《關於內蒙古形勢以及對南蒙古民主聯

盟創建人哈達先生判決的決議案》（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內人黨副主席巴赫應世界台灣人同鄉會、台灣

獨立建國聯盟、綠色本土清新黨、建國黨聯合邀請，首度訪問台灣，而與

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哥哥塔譯仁波切圖登、東土耳其斯坦自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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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安瓦．尤索夫等人共同參加紀念二二八活動，獲得了立法院長劉松

藩與台北市長陳水扁的接見，這是南蒙古自由運動組織首度訪問台灣。（內

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當年，內人黨曾有過關於成立南蒙古流亡

政府的想法，但考量實力不夠而緩議（席海明，2021：215）。 

1999 年 2 月，特木其勒圖與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德國

會商向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遊說工作，由特木其勒圖撰寫《內蒙古

人權報告》遞交人權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2003 年，鑒

於日本內蒙古蒙古人群體的活躍，內蒙古留學生至少 5 千人之上，加以日

本曾經支持過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在特木其勒圖親自赴日本考察後，內蒙

古人民黨決定將總部遷至東京，2004 年，內人黨在日本召開特別黨代表大

會，發表《東京宣言》、確認遷黨（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2015；

席海明，2021：214-15）。 

內人黨在國際間的奔走、串連和遊說，使南蒙古自由問題逐漸為國際

民間社會所關注，2007 年內人黨代表南蒙古成為 1991 年 2 月成立的聯合國

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The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團體會員，與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國家

或民族同列。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之成立，就其團體會員有五大主張：

所有人民都擁有平等的自決權利；遵循國際接受的人權標準；遵循民主多

元主義原則和拒絕不寬容；提倡非暴力與拒絕將恐怖主義和暴力作為政策

工具；維護自然環境。 

2000 年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創辦了族群青年領袖研

習營（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以促進受中華人民共

和國壓迫的各個民族與族群對話為宗旨，特木其勒圖和其他的南蒙古自由

運動工作者，是主要對話的對象，而特木其勒圖則總不憚其煩地積極參與，

以爭取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特別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對南

蒙古的支持和同情。然而，在長期與中國海外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團

體或個人的對話當中，特木其勒圖關於內蒙古前途的想法，逐漸出現變化。

他看到了流亡西藏在國際民間社會所受到的普遍關心，達賴喇嘛選擇藏漢

對話和中間道路政策，使西藏民族區域高度自治得到中國民運的支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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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成為超越族群的反共領袖。蒙古人民亦崇拜藏傳佛教，因此達賴喇嘛

的政治選擇，也對於特木其勒圖以及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內部產生巨大的

影響。達賴喇嘛於 1988 年 6 月 15 日在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urg）對歐

洲議會發表演說，表示願意從西藏獨立建國的立場讓步，而依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在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但西藏人民要求的是名副其實

的民族區域自治，達賴喇嘛宣示將在西藏實施三權分立的世俗民主憲政，

行政首長民選，兩院制議會，以及獨立的司法（達賴喇嘛，2009：591）。 

1991 年 6 月第十一屆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西藏流亡藏人憲章》，1992

年 2 月，達賴喇嘛發表〈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演說，宣告將在西藏

實施憲政民主體制，1995 年，達賴喇嘛將他脫胎自史特拉斯堡演說的關於

西藏前途的主張中間道路政策交付流亡西藏人民進行公決獲得支持，成為

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仍奉行不渝的官方立場（王力雄，2009：518-29）。達賴

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關於西藏自治的立場，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異常尷

尬，對於流亡西藏從事西藏獨立的指控變成強詞奪理，也團結了還具有大

中國意識殘餘的中國海外民運。中間道路的政治效應，受到維吾爾民族自

由運動領袖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的重視，2008 年，在達賴

喇嘛的勸諭下，熱比婭公開表示支持中間道路，雖然在世維會內部掀起軒

然大波（王豔等人，2009）。特木其勒圖看到中間道路路線的統一戰線作用，

便也逐漸調整自身的政治主張。 

2011 年 5 月，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維權牧民莫日根因抗議

漢人濫挖煤礦破壞草場污染環境，被開發商卡車司機李東林故意輾斃，此

一偶發事件觸及當地長期的民族問題和環境問題，引發蒙古人強烈反應，

除了西烏珠穆沁旗政府遭當地民眾進入抗議官商勾結開發煤礦外，又有

2,000 多名蒙古中學生和牧民包圍錫林浩特市政府，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胡春華一度下令內蒙古部分戒嚴和軍管，直到 8 月李東林遭槍決始得平息

（吳雨，2011）。這是 1981 年以來內蒙古最大的學生運動。特木其勒圖意

識到蒙古人生活空間遭到漢人侵略以致生存爆發危機的嚴重性更甚於以

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內蒙古半世紀以後，200 萬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

上落居為絕對少數的現實，已經很難改變，內蒙古人的自決，不可能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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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當地 3,000 萬漢人移民的問題。11 月，特木其勒圖在其於德國所主持召

開的首屆蒙漢國際研討會《蒙漢民族和民主問題》上，乃從遷就現實的角

度，首度提出了內蒙古的蒙漢二元主體論，主張「蒙人和漢人，互利共存，

平等雙贏」，呼籲與會代表擱置統獨爭論，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漢族與各少數

民族一起來推動中國的制度改革和憲政民主（敏芬，2011；田牧，2011）；

特木其勒圖也表示希望在內蒙古建立文化特區，而保護草原應該成為特區

的核心（吳雨，2011a）。 

事實上，即接受了漢人移民的既成事實（曾建元，2015）。二元主體論

的爭議，在於把蒙古人的主人地位下降至與客人持平，也就是把外來移民

上升到和主人同等地位，沒有前後、沒有主客之別，蒙、漢都是主。內人

黨內的批判者認為二元主體論與達賴喇嘛所宣導的中間道路是完全兩碼

事，因為中間道路堅持藏人民族區域自治，並不承認和接受外來的漢人移

民成為西藏的另一個主體（圖門烏力吉，2011）。在《蒙漢民族和民主問題》

國際研討會上，特木其勒圖也提出了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台的主張，這一

意見則得到日本蒙古人的贊同（席海明，2021：216）。 

2012 年 4 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Long Beach）舉辦的第七

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上，特木其勒圖再次公開闡述蒙古文化特區的構

想，主張在特區內徹底保留蒙古族傳統游牧生活不受漢族文化和工業開發

的干擾，他也表示深受達賴喇嘛中間道路主張的感召，今後將更多地探討

南蒙古在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所面臨實際問題的

解決，而獨立建國或與蒙古國和俄屬布里雅特三個蒙古統一的問題，都應

待中國民主化後的條件成熟，再視未來內蒙古蒙古民族利益之所在，而通

過民族自決來做成終局的決定。同場的蒙古自由聯盟黨主席魯賓丹金則表

示，該黨雖然主張南蒙古獨立建國，但他們堅持以非暴力原則以尋求不同

民族間的互信與諒解來達成該一目標（曾建元，2012）。 

特木其勒圖在 2013 年 5 月和 2014 年 3 月接連訪問台灣，與台灣各界

有廣泛和深入的接觸和交往，台灣人處理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的經驗，給

了特木其勒圖相當的啟發。蓋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傳統游牧經濟和草原生

態環境保護，是內蒙古當前的危機。至於內蒙古的自決或獨立，只有在中



南蒙古自由運動的發展及其主張 155 

國民主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充分實現，所以當前內蒙古的治理，只能從尋

求蒙漢在中國政治現狀下的合作與諒解，而這則應當要加強中國和內蒙古

漢人對內蒙古問題的認識及其有關民族自決理念的素養。特木其勒圖在台

灣的訪問中，意識到內蒙古的漢人移民如果對於內蒙古沒有認同，未視之

為自己的新故鄉，就不會珍惜當地的人文、資源和環境，而極容易形成掠

奪性的內部殖民政治與經濟，因而要解決內蒙古漢人移民與土地的疏離情

形，就應創造新的論述，把內蒙古漢人也視為某種意義上內蒙古的主人，

而要求他們也來共同承擔內蒙古治理的責任（曾建元，2015）。 

伍、南蒙古成立大呼拉爾 

2015 年 1 月，流亡各國的內蒙古人士或團體代表聚集日本東京，參加

1 月 17 日由蒙古自由聯盟黨舉辦的《南蒙古的現狀和未來》研討會，會中

決議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太籌備委員會，特木其勒圖被推舉為主席。這是

一個統合全球各地內蒙古團體的民主協商機制，特木其勒圖說明大呼拉爾

台就跟維吾爾族的世維大會一樣，採取的是一種能夠調動全民族的力量，

形成一種共同的聲音，組合成共同的力量（天溢，2015）。南蒙古大呼拉爾

太籌備委員會將積極關注內蒙古的草原生態保護，蒙古人的人權問題，蒙

古語言和文化的保存，以及蒙古人資源被漢人掠奪的問題（鄭凱榕，2015）。

大呼拉爾太的推動，代表海外南蒙古自由運動的重心轉移回到東亞，特別

是日本。日本是蒙古自由聯盟黨的根據地，蒙古自由聯盟黨於 2006 年 12

月內蒙古自治區成六十周年當年成立於日本大阪府，黨員主要為留學日本

的內蒙古蒙古人。 

2 月，特木其勒圖應台灣蒙古之友會之邀再次訪問台灣，他公開發言表

示，南蒙古自由運動現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南蒙古真正的自治、中國的

民主化以及聯邦制（鄭凱榕，2015），更坦言接受中間道路，而以「太遙遠」

和「不可能」為理由，放棄追求內蒙古獨立（曾建元，2015）。這些發言在

內人黨內部引起政治風暴，內蒙古人民黨執行委員會部分委員於 3 月 1 日

召開黨員特別網絡會議，決定免去特木其勒圖的黨主席職務，宣稱由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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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浩畢斯哈拉圖代行職權。除了黨務領導上的常年問題外，衝突的導火線，

就是出在特木其勒圖的二元主體論和中間道路路線，未經黨內討論和決

議，而被認為違背蒙古人的利益和內人黨的綱領（內蒙古人民黨，2015；

劉學銚，2017：179-181）。 

內人黨進一步於 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全黨

代表大會，討論並通過了黨章修改草案，強化集體組織，並設置了對黨主

席的監督機制，新的黨章更加明確了以實現南蒙古的獨立為內蒙古人民黨

的目的。道力干當選黨主席，色．巴雅爾獲選為秘書長（Na Hou, 2015）。

哈達（2015）亦對特木其勒圖在台灣的言論有所批評，聲援了道力干一系

的行動。惟道力干、浩畢斯哈拉圖一系的罷免行動並未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而給予特木其勒圖答辯的機會，因而未在內人黨內部獲得普遍認可，

特木其勒圖一系也發動了反制（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2015；

2020：6）。 

2016 年 11 月 10 日，由特木其勒圖領導的內蒙古人民黨、蒙古自由聯

盟黨、內蒙古民主黨、南蒙古自由民主運動基金、南蒙古青年聯盟以及青

旗協會等南蒙古政黨和團體，在日本東京共同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世

界南蒙古大會），選出特木其勒圖為主席，代欽為祕書長，大會通過《南蒙

古大呼拉爾政治綱領》，其內容如下： 

1. 參加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所有政黨、組織和個人，遵循《聯合國憲

章》、宣言、決議、決定，以爭取南蒙古人的政治權利和共同利益

為行動方針，以建立平等公正的南蒙古社會為宗旨。 

2. 為建立平等、民主、法制化南蒙古區貢獻自己的力量，堅決反對

剝奪個人財產、損害個人權益的行為，依法保護自由市場經濟，

依法保障言論自由，提倡新聞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 

3. 堅決維護南蒙古人尊嚴，復興蒙古民族文化，尊重其他民族的文

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堅決同歧視、侮辱和詆毀蒙古民族文化

的行為作鬥爭。 

4. 反對大漢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建立人道主義理性社會為行

動目標，堅決反對獨裁政權，提倡政治多元化，堅持多黨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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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治原則，崇尚南蒙古人的團結統一和南蒙古人共同體。 

5. 南蒙古人要擺脫外族的政治壓迫、經濟侵略和文化同化等殖民制

度，強化蒙古民族大團結至上意識和歷史文化交流，以建立民主、

平等、人權、公平社會和爭取在自己的故鄉當家作主、過上和平

幸福生活的權利為奮鬥目標。 

其行動方針則如下： 

1. 反對中國獨裁政府對南蒙古土地和人民的殖民統治。有效的組織

抵抗運動進而實現南蒙古民族自決權。 

2. 反對中國共產主義以及大漢主義。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

普世價值觀，主張以非暴力手段開展運動。 

3. 積極利用自媒體，互聯網和其他資訊媒介喚醒時代青年的覺悟，

壯大南蒙古抵抗力量。定期向各民主國家議會、歐盟、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報告南蒙古現狀等等向國際社會控訴中國政權對南蒙古

的殖民統治，爭取各界對南蒙古的理解和支持。 

4. 在第二屆南蒙古大呼拉爾前出版發行 20世紀後半葉至今的南蒙古

人權報告，揭露中國殖民政權的侵略與人權迫害。 

5. 將文革時期中國政府對南蒙古人實施的種族大屠殺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記憶錄。 

6. 以反人類罪向國際法庭起訴中國政府在文革時期有計劃有預謀地

對南蒙古人進行的種族屠殺罪行。 

7. 同歐美等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以日本和台灣為活動基地，

加強同西藏流亡政府、世維會的合作，同時與香港民主化運動和

海外反對中共的民運組織建立友好關係。為早一日實現南蒙古的

民族自決權，實現南蒙古人的自由，民主和尊嚴而奮鬥。 

會後則發表《南蒙古成立自由團結聯盟宣言》，當中聲明（南蒙古大呼拉爾

籌備委員會，2016）： 

『大呼拉爾』一詞，自我們聖祖成吉思汗時期就古已有之。當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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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思汗召集各部落首領，依照契約協商的民主精神從而決定了蒙古

帝國的政治制度和法制。今日我們決定傳承其民主精神，以現代民

主政治特別是民族自決權的理念為基礎，以保護蒙古歷史傳統和文

化、確立民族自決權為目標開展活動。特決定在亞洲重要民主國家

日本成立大呼拉爾議會。該議會必將為受中共壓迫的蒙古人帶來希

望。感謝世界所有尊重人權的人們的支持。 

陸、結語 

1966 年文革爆發，共產黨終於找到機會利用漢人政治運動的集體狂熱，

任命漢人進駐內蒙古黨政部門，對內蒙古的蒙古民族主義以及蒙古人黨政

官員幹部，而以炮製的烏蘭夫集團和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為目標全面展開

整肅，再以內蒙古動亂和防範蘇聯與蒙古修正主義為由，對內蒙古實施軍

管和戒嚴，完成了對內蒙古的漢化殖民。文革後的內蒙古，一切已經難以

回復原狀，中共中央頒布的《第 28 號文件》，旨在要求蒙古人民接受內蒙

古草原牧場為漢人流民大舉侵占破壞的既成事實，又未能對防止漢人繼續

湧入提出對策，因而激起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學運雖然未能獲得具體

成果，卻培養出內蒙古一代的反對菁英。 

1980 與 1990 年代之交，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爆發骨牌式的民主革

命，蒙古則於 1990 年 2 月由大呼拉爾通過『蒙古國憲法』，改國號為蒙古

國，實施憲政民主與多黨制。蒙古的民主化誘發了泛蒙古主義，受到影響

的內蒙古從而出現各種反共民間組織，「南蒙古」成為具有蒙古人主體性視

角的概念而從此躍出歷史舞台。由於南蒙古自由運動在內蒙古的發展受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出身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的特木其勒圖流亡海

外，乃將南蒙古自由運動的戰場由國內成功地帶向國際，由歐洲而美國。  

內蒙古的民族區域自治在漢人黨國體制下遭到掏空，內蒙古的蒙古人

民面對漢人大量湧入導致南蒙古人口民族結構嚴重失衡、蒙古文化嚴重流

失，以及過度農耕和開礦造成的草原沙漠化環境災難，正因為欠缺足以抵

禦漢人黨國的本土政治力量，因而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南蒙古的各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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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關於南蒙古的政治前途，大致有幾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包括獨立、

割地獨立、高度自治、蒙漢二元主體分治，乃至與蒙古國合併統一等等。

然而在蒙漢民族分佈區域城鄉交錯的情況下，恐怕蒙古人必須接受已經存

在多數漢人移民的既定事實。在過去的一百年間，蒙古人反對漢人的移民

墾殖，從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統治下，有著如此前所未有的

挫敗。 

內蒙古漢人的移入和濫墾，全然肇因於中共黨國專制和大漢族主義心

態，漢人對內蒙古的生態破壞，更是中國和東亞沙塵暴的禍根，所以內蒙

古的蒙古文化、傳統游牧經濟和草原生態環境，都面臨了重大的危機。至

於內蒙古的自決或獨立，只有在中國民主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充分實現。

所以當前內蒙古治理的問題，只能從尋求蒙漢在中國政治現狀下的合作與

諒解，而這則應當要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漢人對內蒙古問題的認

識及其有關民族自決理念的素養。南蒙古大呼拉爾將總部設立在日本的一

個理由，是鄰近台灣。1925 年領導創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前身內蒙古國民

革命黨的白雲梯，就是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首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而

蒙藏委員會在 2017 年裁撤後，中華民國台灣仍在文化部下設蒙藏文化中心

蒙事科辦理涉蒙事務，甚至台灣自戰後至今每年仍有成吉思汗大祭持續不

斷，這代表台灣有熟悉蒙古事務的中文人才，因而南蒙古自由運動應當利

用台灣自由的中文傳播環境，結合台灣同情南蒙古的社會力量，將南蒙古

自由運動的政治理念和主張向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華人世界宣揚以及

與漢人社會進行深入的討論、對話，並在自由的環境下對南蒙古的治理問

題展開全方位的研究，乃可以使南蒙古問題的解決找到蒙漢兩個民族都能

接受的方案。 

依筆者之見，1935 年《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揭櫫

的民族自決原則，應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蒙古自由運動協商南蒙古

終局政治地位安排的指導原則，而可以想見，在南蒙古獨立建國之外，1922

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自由聯邦制原則，應是

南蒙古在中國架構下除了邦聯之外最理想的政治設計，即與西藏和新疆等

非屬傳統中國本部的民族區域皆成立民主自治邦／自治共和國，而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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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縣地方自治的民主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所稱之中華聯邦共和國，其制度精神則應當相通於 1997 年《內蒙古人民黨

章程》所主張的中國的邦聯式聯邦。事實上，1994 年由民主中國陣線嚴家

其主持起草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也主張賦予內蒙古

以自治邦的地位（曾建元，2019：158-59）。當然，無論任何一種方案，只

要中國未能實現民主化而同時使南蒙古掙脫被殖民的處境，都在現階段不

具有現實的意義。然而，南蒙古治理的最大挑戰，其實並不是其與中國的

關係定位，而是在蒙古人已成為內蒙古土地上人口僅占約 1/10 到 1/5 的少

數民族時，南蒙古如何處理內蒙古漢人的認同問題，這一種少數統治的自

治制度設計，在人類憲政史上乃絕無僅有，這確實需要依賴南蒙古政治運

動工作者的政治智慧來從長計議。 

最後，從菁英研究的途徑來看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發展，所謂中興

以人才為本，如何壯大從事民族運動乃至建國運動的中堅幹部和領袖隊

伍，傳承理念和價值，方才是長期從事民族自由鬥爭而是否能獲得最終勝

負的關鍵。在國內，蒙古人擁有內蒙古大學等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機構，這

是連結蒙古民族菁英最重要的建制，因而能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後醞釀出

內蒙古學生運動，進而發展出南蒙古自由運動。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

壓統治，使南蒙古自由運動無法立足於國內，但在海外，內蒙古人民黨以

及各個政治團體，乃至於大呼拉爾台，都是集合南蒙古有志之士投身與思

考民族前途的重要基地和平台，他們在自由的環境當中，更有餘力來規劃

和演練南蒙古的未來。因此，如何更好地集中和擴大人力資源，在海外建

立南蒙古自由運動的思想和運動中樞，創造意識形態詮釋權和政治正當

性，而能在歷史時刻順利和國內的民族菁英和社會群體合璧，那正是流亡

海外南蒙古政治工作者所不可輕忽而必須長期埋頭耕耘的政治基礎工程。  

然我們對於素樸的南蒙古民族主義的客觀存在毫無懸念，蒙古族的光

榮歷史、獨特的宗教禮俗語言文化、蒙古國的獨立、各國蒙古人的交流互

動，乃至於內蒙古的有限民族自治，都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蒙古人的民族意

識，但歷史已經說明了，基於地緣政治上作為中俄兩國的緩衝地帶，南北

蒙古或三蒙的政治統一，絕難得到俄國或中國的同意，以蒙古國而論，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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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了維持自身的獨立和在中俄兩國間的平衡，就已倍感辛苦，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外交壓力下，縱使對於南蒙古同胞的處境高度同情，有時基於

國家利益，也會大義滅親。這也就是何以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對於蒙古國

國家安全部門高度警戒、深怕受到滲透分化的原因。南蒙古已經為中原漢

人政權牢牢掌握，加以南蒙古幾成漢人世界，更無可能建立少數統治的民

族國家，所以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前景，一定要將南蒙古土地上受到中

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漢人命運納入共同思考，而避免漢化的努力，更需要

團結蒙古國民間社會力量或國際蒙古民族主義運動與海外蒙古人社區，讓

南蒙古人不至於單打獨鬥，而更可能形成國際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南

蒙古民族政策作為的集體外部力量。 

大體而言，蒙古國除了建國之初曾有過南北或三蒙統一的企圖外，其

餘時間，受制於地緣政治，特別是俄國用以作為與日本和中國的緩衝地帶，

或者至少為了維繫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穩定，蒙古國官方不會對南

蒙古獨立表示支持，其他俄屬蒙古諸國皆非主權國家，更不可能在南蒙古

獨立問題或蒙古民族統一問題上表態，因那更可能引起俄羅斯浮想聯翩，

而影響及俄羅斯邊疆區和周邊國際關係的和平。但 1990 年代以後，蒙古的

民主化以及蘇聯的瓦解，確實開啟了蒙古民族的民間國際交往空間，這也

使得南蒙古的民族治理問題，可以獲得來自各國蒙古社會的關懷和聲援，

這就是我們在南蒙古自由運動在特木其勒圖流亡蒙古國之初到在美國成立

內蒙古人民黨期間，所看到一路受到邊巴蘇倫領導的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和

蒙古民族統一運動的照顧的情形。無論如何，哪怕蒙古民族無法統一建國

或支持南蒙古獲得獨立，至少還能夠在保護南蒙古的民族自治上給予道義

的支持。 

2020 年 3 月，蒙古國頒布《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在 2025 年起全

面恢復 1946 年後停止使用的傳統回鶻式蒙古文，在此之前，政府的新聞出

版部門，自即日起，則需以斯拉夫西里爾蒙古文和回鶻式蒙古文雙文並用

方式發佈所有內容，這意味著內外蒙古的文字即將統一（劉雪兒，2020）。

內蒙古在 1957 年烏蘭夫主政時期曾經有意推動使用斯拉夫西里爾蒙古文，

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阻，現在蒙古國回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未來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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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蒙古人在民族意識上的影響必然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主

政任內，開始推動第二代民族政策，其實質精神就是漢化的同化政策，2011

年 5 月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與特約研究員胡聯合在《新疆師

範大學學報》共同發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

一文，鼓吹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

意識和身份認同，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為第二代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論基

礎（杜心武，2020）。 

在此一政策思維下，內蒙古教育廳於 2020 年 8 月 26 日頒布了《全區

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

案》，要求以蒙古語授課的小學《語文》科自 9 月 1 日起改用教育部統編教

材、《道德與法治》科在 2021 年秋改用教育部統編教材、2022 年秋初中一

年級《歷史》科改用統編教材，這三個科目則都改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

通話即漢語授課。這一方案的實施，觸動蒙古人的敏感神經，在內蒙古有

多起集會遊行示威爆發，參與者有數萬之眾（林沂鋒，2020）。中共阿拉善

盟阿拉善左旗黨委幹部蘇日娜甚至因此而跳樓自殺抗議（喬龍、程文，

2020），蒙古國前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亦致書習近平，表達不滿，

但信函則遭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柴文睿退件（彭琤琳，2020）。表面

上，內蒙古雙語教學政策的變動幅度並不大，但根本的問題則在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正在收緊其民族政策，蒙古人在內蒙古已成為少數民族，蒙古人

無法扭轉內蒙古全面漢化的趨勢，也無法主導內蒙古的民族自治事務，更

無力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壓專制統治，蒙古人只能藉由如雙語教學的

問題，表現最後一絲民族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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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ern Mongolia” is the common symbol of the Mongolian national 

freedom move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reflect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Mongolian nation, as the term “Inner Mongolia” is 

symbolizes the identity based on China’s point of view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Compared with Tibetan and Uyghurs, the Southern Mongolian 

National Freedom Movement is relatively weak,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the capabilities of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Howev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thnic issue in southern Mongolia has often 

been taken as a case study of China’s ethnic issues and often been compared 

with the cases of Tibetan Freedom Movement and Uyghurs Freedom 

Movement.  The reason is that Tibetan, Uyghurs and Mongolian are also 

the people oppres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eover, the 

Southern Mongolian Movement may be able to seek sympathy and support 

among the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Taiwan’s free speech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best platform for Mongolian to voice the Southern Mongolian 

National Freedom Movement to gai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laims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n Freedom Movement by the author’s affection accumulated from 

contacts and exchanges with the workers of the South Mongolian Freedom 

Movement over years.  Taiwan may be the only place where this topic can 

be freely studied and faithfully presented 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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